“清风满家”优秀征文

渔樵耕读家风文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严金凤
面对“家风”主题，心中肃然，家风是家族精神的传承，是家族习俗风气的文化，若要谈“家风”，便轻松不了，得郑重其事，甚至顶礼膜拜。面对“家风”话题，心中情怯，家风触动了心底深处的情感末梢，家风让我情牵故里，让我追思故去的长辈，让我想起了热闹的一家子和嬉闹的家族姊妹兄弟……，这样忆起家风，便是寻根问祖，重拾本色，让心路的历程找一处歇息的驿站，小憩缓释一番，但也感伤难却。
严肃也罢，温情也好，与故里亲情相约也罢，以家风论题评说也好。不管咋的，人到中年，血液里、骨髓里常觉得有一种蠢蠢欲动的东西，要蹦出，要言说。那就是家风吧，来说说我家的家风故事。
既然说家风，那不是一朝一夕能养成，至少得三代世传，家风故事里最早出场的应该是爷爷，爷爷传教出严家的渔樵耕读家风文化。

我家生活在平坦肥沃的江汉平原，祖辈世代虽然曾享鱼香文化鱼肥谷丰的天赐，但平原地区的洪涝灾害也成了他们“谈虎色变”的猛兽。因此，逃水灾救饥荒成就了解放前爷爷生活的前半生。爷爷祖产有薄田，有杂货铺，有高屋（怕水淹，屋基打得高高的），为了生计，爷爷经常放下锄头，做完店里伙计，便荡起了木船。小河边，一蓑衣、一斗笠，一张渔网，方圆好多里都知道是严家爷爷。

爷爷兄弟俩，养了咱爸这代叔伯兄弟五个。祖父俩借鉴私塾文化，用“渔桥耕读”四字为下辈命了名。小时候，总觉得伯叔父辈的名字有点意思，但听不懂，说不清。

伯父名字里有“渔”，爷爷第一个要把渔艺传给他，伯父倒是传承了祖艺，而且练就了更多的才艺，但说起才艺，绝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才艺，是光鲜的艺术，能吸引众人的眼球，甚至能成为公众人物。伯父老大，刚成年就要担起成家立业的重担，照顾年幼的弟妹。劳苦奔波是他少年的标注，伯父会耕种、打鱼、泥瓦匠、烧窑、织布、编织草鞋，年节走街下乡为群众表演喜闻乐见的家乡花鼓戏、踩高跷、舞狮划船、还有失传的皮影戏。几乎无所不能，才艺俱佳。可身上练出的十八班才艺带着辛酸血泪，是生活所迫，饿着肚子赚生计练出来的。

二伯父名字里有“樵”，倒没身居山林成为真正的樵夫，和三伯父（名字里有“耘”）都做得一手好木匠活，也算没辜负祖忘。小时候族里各家的木质家具牢固而精致，都出自二伯父之手。木桌椅让淘气的兄长们怎么折腾也坏不了，厚重的木大门总是我们兄弟姊妹齐心练力气的最佳道具。二伯父还学会了木雕、石雕。老房子门前有两个石凳，雕刻了我们觉得好看的花草虫鸟，有丹凤、松鹤，所以爸爸把我这个长女当“凤儿”来养。二伯父的杰作是一间偏房的木质雕花门，承爷爷之意，以渔樵耕读为雕刻图案，右侧刻“渔、樵、耕、读”图，下刻一河流，内行小舟，舟上老翁弯腰作打鱼状，山腰处一人担柴若在行走，再上一人一牛，似去耕田，河对岸一人在读书，寓意着生活安逸闲适，生意红红火火火。
后来，爷爷把这件得意之作给幺儿作婚房之用，准备了多年，但小叔第一个跳出了农耕之门，只是作为回家客居之用。再后来，爷爷那辈住的老房子拆了，爸爸和兄弟们都各自立户建房，堂兄长大读书了，大伯父把这块花雕木门拿去做了儿子的书房门，叔叔还亲自写了一副座右铭：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这段铭语尽管略显封建文化的狭隘，但立志读书的思想总归是值得推崇的。堂兄俩自幼聪颖本分，酷爱学习，在我们众兄弟姊妹中作了示范引领。书屋坐北朝南，掩映在树木和竹影丛中，冬阳温暖，夏日凉爽，为读书极佳场所。堂兄名“木林、竹林”，取“木秀于林”和“繁多昌盛”之意。倒是人景合一，境心合造。我们读书累了，也偶尔疯闹，但都是文明之举，支起两张小饭桌当乒乓球台，甩两拍子，劳逸结合。在我上学之际，家里条件明显好转，可读的书也多起来，记得堂兄写了钢笔字“读书最佳 为善最乐”来鼓励我好好读书，后来才知道是作家冰心老人再寄小读者的关爱心声。机缘巧合，我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优秀的作文，当时还取得了单科和总分都全镇第一的好成绩。
爸爸的名字没有取渔樵耕读四字之一，但也对渔樵耕读技艺样样在行，不逊兄弟。爸爸非常勤奋，尤其崇尚学习和读书，也因家贫没上几年学，可他自学土木建筑学，自考了土木建筑工程师，成为乡村城镇建设的忠实奠基人，他修筑了无数防洪涵闸、堤坝等小型水利设施和学校、医院、乡镇政府、集贸市场等民用建筑。在我的记忆之中，爸爸永远在防汛抗洪第一线，永远在高温酷寒的施工场所。爸爸也极富才思情怀，弹琴琴（古时的一种乐器，爸爸就这么叫的）、吹笛子、会简单的书法绘画、即兴写写打油诗。尽管不能与现代的丝竹管弦乐器和专业诗书美术作品相比，但在那个年代的乡村，能坚守这种追求和情操的人实属不易。那时，饭吃不饱，爱好纯属奢谈，爸爸几兄弟就是凭借这些生计中衍生的技艺，度过了苦难岁月，排遣了心中苦闷。
叔叔的名字里有“读”，坚持勤耕雨读不辍，但那时还是没条件上多少学。叔叔在爸爸的直接影响和支持下，选择了自学攻读书法绘画，每天一盏油灯伴到深夜。叔叔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行书小楷，擅长各种人物、花草虫鸟绘画。乡村邻里各家的春联、喜联和挽联都出自叔叔手笔，各家嫁娶姑娘媳妇们的门缦枕头被面等各色细软手绣活计，都是临摹叔叔的基底图样。尽管家贫难以糊口，但叔叔这些艺活从未想到收取报酬，都是邻里乡亲自愿送些自产的瓜果、年节食品接济家用。叔叔半耕半读二十年，后来从事美术设计工作并自考取得了工艺美术设计师的职称，成为了拿笔杆子的第一位家族长辈，成就了爷爷“诗书传家”的世代梦想。
人到中年，说起爷爷辈爸爸辈的家风故事，我虽不曾涵养透视人间百态的思维，没有练就扫描社会经纬的睿智，但不惑之年说家风，才真正深说透悟，“不惑”多多。父辈们用其一生，坚守、践行并传承着“耕读诗书传家”的传统家风。他们勤俭持家，有极高的韧性和毅力，不知何为理想信念，一边热爱乡土，以农为本，过着 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踏实生活，恣意田园挥洒，淡泊人生名利。一边心存高远，怡情诗书，怀揣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奋斗理想，希望怀才知遇，振兴家族国家。虽然历经多子家贫、天灾人祸、政治迫害甚至盗匪战乱，但他们兄弟同心，家庭和睦，懂得公序良俗、长幼尊卑，从不红脸，更无争吵，一生到老都“樵哥、四兄、三弟”地互为敬称。他们洁身自好，家贫精神不贫，以学修身修德，从不沾染任何恶习。他们注重才德育人，崇尚读书成才，虽没出身大户书香门第，为释怀没条件多受教育的遗憾，宁可粗食素衣，也从不吝啬对后代的教育投资。他们虽为布衣平民，一生有起有落，但儒雅温谦，不以大家族妄自尊大，绝不干鸡鸣狗盗、欺强凌弱之事。他们心存善根，富贵贫贱志不移，即使清贫，也乐善好施，不讲回报，更是致力于为家族为家乡勇担当、做贡献。
遥远的“耕读诗书传家”的祖训家风，到了我们这辈还有下一辈，读书改变命运的例子已经举不胜举。“严家台”所出的大学生一户挨一户，其中考取名校的也不乏人数，堂兄上了北京大学，堂弟上了西安交通大学，步堂兄后尘，侄子又上了北京大学。每年春节家族聚会，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不忘白丁”是一大乐事盛景，严家所在的乡村一时成为名符其实的“状元乡”。爷爷永远地长眠地下，他承袭的世传门风已经浸润在子孙的血液里，成为一种精神，一种立身之本，并且开枝散叶，源远流长。

近年来，伯叔们一个个步入晚年，不幸溘然长逝。在疾病缠身弥留之际，还艰难地执笔即兴诗画、回忆生平，寄情勉励后人。他们都是社会上不值一提的凡人，却是我们子孙眼中的家族伟人。那一份虔诚的天地敬畏，恬淡的身心修养，忠善的家门家风，融进一横一竖、一撇一捺，另子孙们潸然泪下，追思蹁跹。

叔伯兄弟们个个壮志满怀，四海为家，我们这代新盖的房子又转给了远房族亲。前年回家，我们相聚书屋，说不尽的国事家事，道不尽的家绪别情，惬意中透着无限怀思。我们久久地伫立在那块“渔樵耕读”木门前，深感传承家风遗风的责任担当。“渔樵耕读”的汉民族农耕文化，不是官位，无关钱财，唯坦诚、谦恭、勤俭、谦让、知足，于家于国，勤付出，有担当。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，责任的接力棒代代相传，那熏染了千家万户的家风家训，还愁不生生不息吗？那承接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精髓的家风遗风还能不繁花再现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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